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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记忆能够塑造集体认同,在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形成情感凝聚力。 文化记忆

的核心问题包括谁在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 通过文化记忆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能够更清晰地透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存在本质、生成机理以及认

同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份认同本质上就是对民族集体记忆的重构,文化记忆的对象是

蕴含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符号,文化记忆的实践是通过符号文本的媒介叙述完成的,当今互联网和

数字媒介蓬勃发展的时代,尤其需要注重通过媒介仪式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和传播,将中华文

化符号价值内核通过故事化叙述嵌入到象征符号系统中,通过媒介文本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认同的价值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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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当下学术界

研究的热点话题,围绕这一概念,学者们从不

同的理论视角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

概念、价值内涵、构成要素、实践路径等进行

了多维阐释。 然而,在诸多研究理论框架中,
似尚未见到有人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对这一

命题进行分析。 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

术界最热门的研究理论之一,文化记忆理论

关注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文化

记忆理论的这种研究旨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概念内涵具有高度一致的理论脉络,也
从理论角度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的观点。 从

文化记忆理论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建构机制,或许更能够透视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存在本质、生成机理以及认同逻辑。
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有三个:谁在

记忆、记忆什么以及如何记忆。 本文尝试以

文化记忆理论的这三个核心问题为线索,探
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机制。

一、谁在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身

份认同

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历史久远,从古希腊

时期的哲学传统到 18- 19 世纪的生物学和

心理学研究,成果丰硕。 然而,直到 20 世纪

初,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才迎来了重要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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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从社会学和文化

学的视角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 他认

为,记忆的这种社会整合功能只有置于群体

当中才是可能的,尽管实际当中进行记忆的

是个体,但是个体的记忆实践只有植根于群

体情境中才能再现或记忆过去。 例如,以自

传记忆和历史记忆作为对比,历史记忆能够

通过节日、庆典和纪念活动等仪式存续下来,
而自传记忆如果没有与具有共同经历的人相

互交流,记忆就有可能丧失。 归根结底,其社

会学记忆研究取向所持有的观点是:“每一

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

体的支持。” [1]40

上述对集体记忆的社会学阐释指出:正
是集体记忆通过象征的形式将人类群体聚合

到一起,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具有连续性和稳

定结构。 为了寻求身份归属感,社会个体必

然将自己设想为与他人隶属于同样的群体。
也正如鲍曼所说:只有在社群中,社会个体才

会感到温暖与爱护,不必遭受外面的风霜冷

雨,从而感受到心灵的慰藉[2] 。
因此,集体记忆所获得的身份归属感是

产生群体认同的必然逻辑。 从时间范畴上来

说,集体记忆总是贯穿于时间的过去、现在与

未来这一序列中,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建

构,尽管不可能全部重现过去历史的所有细

节,但是,那些对于群体成员具有普遍共享意

义的事物就会成为全体成员的集体记忆,以
至于沉淀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它
是人类的个体意识之外的“第二种精神系

统,这一系统具有在所有个人身上完全相同

的集体性、普世性、非个人性本质” [3] 。 由对

过去的集体记忆而升华的集体无意识,为群

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历史共

在性,相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依靠集体

记忆不断在当下再现,并指向对未来美好前

景的憧憬和期盼。
依靠集体记忆,群体成员的思维意识被

串联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时间结构中,
从而建构了群体成员共同的文化身份认同。
由此,“集体记忆是一个创生、建构、发展、变
化、维护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和集体在此来

认知、评价、共鸣、认同的过程,形成群体认同

感的个体会在认知、评价、态度、情感和行为

等方面发生着与群体发展基本一致的走向,
对集体记忆的建构和维护表现出相当大的积

极主动性,会在某一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发现

其成员思想和态度的整体倾向和特征。 ……
重复激活着群体成员的共享情感,集体记忆

由此成为群体认同形成、发展和巩固的有效

策略” [4] 。
集体记忆建构的群体成员文化身份认同

关涉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
们到哪里去。 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这三

个问题正好关联着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在、过
去和未来。 在历史时空的绵延中,民族群体

成员使用共通的语言,具有大致相似的思维

方式,共享同一套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正如有

学者所指出的:“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

种文化,而文化又意味着一种思想、符号、联
系体系以及行为和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

个民族。”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看

作是一种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某种程度上

指的是民族群体成员的思维意识具有超越个

体存在之上的“我们”观念,也就是民族共同

体意识。
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就是民族群体成

员的文化身份归属与认知,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民族群体成员

作为个体在其自我成长、发展的历程中与其

他成员之间通过不断交流互动,生成自我意

识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由自我意

识到社会意识,民族群体成员自我与他者的

世界融为一体生成具有“我们感” 的共同体

意识。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存在必须建

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之上,民族群体成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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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的过程中会将社会秩序和结构引入

到内心世界中,并且将社会个体与民族共同

体联系起来。
学界普遍认为,集体记忆在民族回溯性

的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下性-
社会建构’是集体记忆的重要特征。 集体记

忆是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力的民族对过去

的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记忆。 同时一

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又是在面对现实情境下发

生的,为了恰当地处理现实问题时而进行的

对过去经验的集体性重构或重新编码。” [6]

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来

说,共同的历史经验塑造了具有同一性的民

族文化身份。 一般认为,民族文化身份包括

两个层面:外在的民族形象以及内在的民族

价值观。 这两个层面都植根于民族共同体的

集体记忆,建构并维系着民族共同体的文化

身份。
对于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

族而言,其外在的民族形象是在各种历史文

本中被叙述出来的,如“龙的传人” “华夏儿

女”等具有历史文化蕴含的称谓。 “这些象

征性的身份表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

和拣选文化符码,并经由历史参与成为人们

记忆系统中的‘回忆’ ‘想象’ ‘积淀’,成为

‘我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记忆。” [7] 当然,历
史文本中的中华民族外在形象表述并不总是

正面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遭遇西方列强的殖

民和侵略背景下,中华民族被西方称之为

“东亚病夫”“东方睡狮”等。 其中,那些具有

污名化的外在民族形象构成了中华民族的

“创伤记忆”,一方面,这种具有污名化的民

族形象是对民族自尊的伤害,但另一方面也

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反思与抗争,从而使得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有凝聚力。 总之,民族

集体记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提供

了文化根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身份认

同提供了历史基础与现实依据。

二、记忆什么: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

及其象征意义

记忆理论的第二个核心问题“记忆什

么”指的是记忆的材料和内容,即留存于记

忆主体心理意识中的文本是由什么构成的。
这实际上论及的是记忆的本体论问题,我们

的记忆到底仅仅是一种对物质对象的“记

住”,还是心理意识范畴内的一种“回忆”?
哈布瓦赫认为: “ 集体记忆具有双重性质

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

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

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
某种附着于并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

群体共享的东西。” [1]335 从哈布瓦赫的论述

来看,他认为记忆的对象分为两个层面:物质

客体与象征符号。
与哈布瓦赫观点稍有不同,也有学者依

据身心二元论将记忆的对象分为材料与精

神,“精神与材料的区别在于,精神(即使与

材料结合) 是一种记忆。 换句话说,精神是

过去与当前针对未来的综合体,在这个综合

体当中,精神浓缩了这个材料的各个瞬间,以
便应用它们” [8] 。 这种观点试图超越传统的

身心二元论,认为记忆的材料是形象的集合,
是介于“物体”和“表现”之间的存在物。 言

下之意,记忆的材料并非是纯粹的物质客体,
而是被赋予精神含义的象征符号。

这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记忆

的对象既包括物质实体也包括象征符号,而
后者更倾向于包含精神含义的象征符号。 从

符号学的观点来看,根据符号载体的物质性

与意义的关系,符号可以分为三种:自然物或

事物、人工制造物事物以及人工制造的“纯

符号” [9] 。 物与符号之间能够相互转化,不
管是自然物还是人工制造物,当其被人的意

识赋予某种特定的意义之后就转化成了象征

符号,例如瓷器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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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记忆的本体论来看,无论记忆的

对象是物质客体还是象征符号,最终它们能

够被人们所记忆,都是因为被赋予了某种特

定的象征意义,即物质客体不再作为纯粹的

“物”而存在。 从记忆的文化实践来看,人类

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无数物质的或非物

质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显然并不能全部进

入人的意识领域而被记忆,换言之,集体记忆

是一个选择和扬弃的过程。 从个体记忆角度

来看也是如此:“在个体的内心层面,这类记

忆的因素极其不同:部分是不活跃且不具有

生产力的;部分是潜在的未受关注的;部分是

受制约而难以被正常地重新取回的;部分是

因痛苦或丑闻而深深被埋藏的。” [10] 当人类

群体面对纷繁杂乱的记忆材料时,某些无法

产生意义的材料就会被忽视和遗忘,只有那

些对人类群体具有价值和意义的材料才能被

提取和记忆,并且被人类群体意识符号化,而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总是在现实

情境中对过去进行回忆、想象和重新塑造,这
个意识再现的过程只有通过符号才会发生,
因此,“记忆再现或记忆表述是记忆研究中

的根基性问题,其本质就是符号化的建构过

程……记忆就是一系列被选择、被征用、被赋

予意义的符号” [11] 。
物质形态终究具有不稳定性,可能随时

消失,也可能随时被人们遗忘,只有其被符号

化之后携带了特定的意义感知才能长久储存

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但个人记忆需要符号,
群体的记忆更依赖于有意义的符号,尤其是

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民族,在其文明发

展历程中会创造许多具有符号意义的事物。
“这些事物由于历史的记载、传说、文学艺术

的描述而变得重要,成为人们集体记忆的象

征。 雄伟的长城、壮美的三峡、威严的古都长

安,构成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

分。” [12]文化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制造和

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人类

就是生活在符号编织的意义之网中。 本尼迪

克特·安德森则认为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思

维意识必须以符号为媒介,因此,民族共同体

本质上是“符号共同体”。 从这个意义上而

言,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乃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根基,在中华民族漫长的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符号,对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根本性的

意义。
中华文明历史底蕴深厚,所创造的文化

符号如璀璨星河,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认同的符号“记忆场”。 “‘记忆

场’是一个符号系统,它使生活在这个传统

中的个体能够找到一种归属感,即意识到自

己成为一个社会群体之一员的潜力,并在这

个群体中学习、记忆、共享一种文化。” [13]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类的思维意识存在只

有借助符号表意才是可能的,符号“对于特

定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成员具有共

享的意义” [14] 。 文化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

集体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和认同空间。
中华文化符号按照大的类别可以分为语

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就是我们熟

知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即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 语言文字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符号系

统之一,通过语言文字的沟通和交流,人类的

文明得以创造和延续。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体

系中重要的符号系统,几千年来始终保持着

顽强的生命力。 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和交

流的工具符号,而且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

构有着强烈的同质性。 从仓颉造字传说可以

感知到中华民族先民对人和人类社会自身的

观照以及亲近自然、追求向善、重视人伦礼仪

的精神。 这种独具中华民族特质和智慧的文

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渗透在汉字结构中,以汉

字为媒介,将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遗产通过

文献记载流传下来,赋予其特定的意义,在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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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和书写表达中一次又一次地将民族群

体的思维意识带入到过去真实的历史和经验

空间中,不断唤起我们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记

忆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除了语言符号之外,中华文化系统中的

非语言符号对于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身份认

同的建构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如地理空间

符号中的长城、长江、黄河,神话传说符号中

的盘古、黄帝、大禹,政治象征符号中的秦始

皇、唐太宗、孙中山,历史名人符号中的孔子、
孟子、庄子,节日仪式符号中的清明、中秋、春
节等,这些文化符号所蕴含的内在价值以及

意义表征将中华民族各群体牢牢凝聚在一

起。 文化符号就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纽带,也
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存在的意义根

基,“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

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

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

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 [15] 。 在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凝聚中,正是具有共享意义的文

化符号充当了维系民族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必须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
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中华民族的集

体记忆以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

化根基。
三、如何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的符号与媒介叙述

社会学家曾提出这样的追问:“群体的

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 [16] 若联系上文得出

的结论,这个问题应当这样提出:民族群体创

造的文化符号如何被记忆? 事物被符号化并

不是在瞬间或某个时间点完成的,文化记忆

理论认为:“集体记忆同时在两个方向运作,
向后和向前。 集体记忆不仅重构过去,它又

对现在和未来的经验进行组织。” [17] 在这一

理论看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只是从

共时性角度研究记忆生成的社会基础,而欠

缺从历时性角度探讨记忆建构的文化身份连

续性。 文化记忆不仅具有共时性的社会基

础,同时也具有历时性的历史传承性,“文化

记忆建立在过去历史中某个特定的焦点事件

上,通过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而凝结

成了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因此,
它是依靠文化符号来传承的。 文化符号既保

证了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又使文化连续性

的特征在文化记忆中体现出来” [18] 。
换言之,文化记忆的实践是通过符号的

存储、重构和再现完成的,这是一个符号化的

过程。 “这一符号化的过程包括两个层面。
其一,记忆从存储到重建,是一股潜流,它在

我们的头脑和意识中悄然发生;其二,记忆从

心理实在到经验活动,又是逐渐呈现和演示

的,它只有借助‘被言说’或‘被表述’才能成

为一种确定的形式,从而才能为我们所认

识……从记忆主体的角度而言,记忆的二次

诞生本质上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建构和叙事

过程。” [19]因此,记忆的符号化过程就是记忆

的文本化以及记忆文本通过媒介叙述的过

程,这一理论将文化记忆称之为 “ 交流记

忆”,意思是记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的思想

交流才能得以维系和延续,这恰恰印证了符

号只有通过媒介传播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凸显

其意义的本质。
文化记忆的符号化探讨的就是记忆文本

媒介叙述性,叙述之于人类社会而言极为重

要:叙述是理解人类行为的基础,所有人的生

命都具有某种故事的叙述性[20] 。 甚至有学

者认为人类认知自我的唯一方式就是叙述,
“正是通过叙述让我们得以接近作为道德根

源的善” [21] 。 与个体叙述相比,群体认同更

依赖文化记忆符号的叙述,“民族和国家通

过叙述这一凝聚性结构把我们和我们身边的

人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经验、
期待和行为空间 文化共同体” [22] 。 民族

共同体有了身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意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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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共同体成员能够在文化符号叙述,框架内

遵守相同道德规范和价值观,民族共同体意

识凝聚力由此得到提升。
符号叙述并不完全是对事物的客观描

述,正如文化记忆一样,是一个意义建构的过

程。 以长城文化符号为例,作为中华民族重

要的象征符号,长城的价值蕴含经由媒介的

叙述从古至今不断发生流变。 长城修建之初

被用作抵御北方胡人南下侵袭的军事防御工

事,凸显的是其作为保卫华夏中原的军事价

值。 但军事对抗也无法隔断各民族之间的交

往交流。 除军事防御功能之外,长城也成为

维系农耕文明与游牧部落联结的纽带,不同

文化形态之间交流融合,民族情感和文化认

同得到强化,长城内外是故乡,就在这样的背

景中萌生了最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

国之后,随着现代民族观念开始兴起,长城成

为护佑华夏的屏障,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勤

劳勇敢、充满智慧的象征。 抗日战争中,长城

的这种文化符号意义得到空前的强化和渲

染,在各种媒介文本叙述中,长城被赋予中华

民族抵御外辱、精诚团结、捍卫家园的形象,
尤其是“血肉长城” 的称谓更使得长城成为

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文化符号。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长城文化符号蕴含的价

值依然得到不断的叙述和意义阐释,成为中

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的重

要象征。
文化记忆借助文本、意象、仪式等文化符

号叙述离不开媒介的传播,也就是说,文化记

忆必须首先以媒介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才能

为人们接受,“文化记忆的内容只有借助媒

介才能过渡和转换成文化层面的集体记忆,
为个体所分享,并发挥其作用” [23] 。 同样以

长城文化符号为例,抗日战争时期“长城抗

战”的事迹通过报纸、广播、宣传画等媒介传

播为全国人民熟知,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更

是激发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

决心和意志;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望长城》
《长城:中国的故事》等优秀纪录片,从更为

宏观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视角追溯了长城在

华夏文明延续和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

色。 文化记忆理论曾着重论述了媒介在文化

记忆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媒介和记忆的

隐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系。” [24] 文字、
图像、图书馆、博物馆、身体、地点等都是文化

记忆传播的重要媒介,而在当今互联网和数

字媒介蓬勃发展的时代,尤其需要注重通过

媒介仪式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展示和传播,
将中华文化符号价值内核通过故事化叙述嵌

入到象征符号系统中,通过媒介文本建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同的价值叙事。
通过符号叙述建构的文化记忆就不再是

停留在客观表象的描述,而主要体现为一种

情感认同和凝聚,“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

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 [25] 。 符号

具有强烈的情绪唤起和情感渲染功能,“语

言符号的真正意义不单单是去描述事物,而
且同时是要唤起人类的情感” [26] 。 民族共同

体意识建构的文化记忆,无论是其历史基础

还是现实情境,本真上都属于民族文化符号

通过媒介文本的叙述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认

同。 “情感认同作为一种最真实而又具有普

遍意义的心理认知,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各族人民共同心理特质的彰显,是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 [27] 只有这

种超越个体利益和情感维度基础之上的普遍

的情感共鸣,才能形成牢固的中华民族认同,
文化记忆框架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才具有稳定的情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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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factors
 

of
 

innovative
 

diffusion
 

of
 

the
 

policies
 

based
 

o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odels.
 

As
 

is
 

shown,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set
 

up
 

incentive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overall
 

layout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supply
 

according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promot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minority
 

area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Key

 

words:
 

consolid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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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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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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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policy
 

diffusi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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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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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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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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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MA

 

Jin
Abstract:

 

The
 

level
 

and
 

abilit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s
 

the
 

social
 

basis
 

to
 

ensure
 

that
 

the
 

main
 

line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also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nly
 

b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is
 

aspect
 

can
 

we
 

promote
 

the
 

consolidation
 

of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measurement
 

of
 

the
 

level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ethnic
 

groups,
 

not
 

onl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considered,
 

but
 

also
 

the
 

level
 

of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in
 

these
 

ethnic
 

groups.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ymbol
 

system
 

for
 

the
 

daily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basic
 

value
 

principles
 

and
 

behavior
 

principles
 

for
 

the
 

daily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e
 

for
 

the
 

daily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re
 

all
 

the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ommunity;
 

daily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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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Cultural
 

Memory
 

and
 

Building
 

of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ENG

 

Yue-ji,
 

WANG
 

Li-ya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can
 

shap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form
 

emotional
 

cohesion
 

in
 

the
 

building
 

of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issues
 

of
 

cultural
 

memory
 

include
 

who
 

remembers,
 

what
 

is
 

remembered,
 

and
 

how
 

to
 

remember.
 

By
 

discussing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i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core
 

issues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
 

we
 

can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existence
 

essenc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identity
 

logic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ommunity
 

of
 

Chinese
 

n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ollective
 

memory,
 

the
 

object
 

of
 

cultural
 

memory
 

is
 

the
 

cultural
 

symbol
 

which
 

embody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memory
 

is
 

conducted
 

through
 

the
 

media
 

narrative
 

with
 

text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era,
 

when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media
 

are
 

vigorously
 

developed,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displaying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e
 

with
 

media
 

symbols.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should
 

be
 

embedded
 

into
 

the
 

symbol
 

system,
 

and
 

narrative
 

texts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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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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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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